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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的总目标指引下，社区治理需坚持“聚焦提高人

民生活品质”，让社会治理成果为人们所共享。

以新的治理理念引领社区治理革新，让社区公益

慈善事业成为推动社区治理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

和关键点，成为增进人民福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成为回应社区居民新期待的内生动力点和创新活

力点，增添社区治理的新动能新优势。通过党建

引领，搭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平台，组织和开展

社区公益慈善活动，汇聚社区内外的治理资源，

借助慈善行动牵引社区公益服务生产和供给，加

强社区普惠性和基础性的民生服务，创新社会资

源引导和参与新时代社区治理的方式，助力健全

民生社会保障服务，不断满足居民对于美好社区

生活的向往，进一步增加人民在社区治理和发展

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足感。

一、公益促治理：社区协同治理新范式

（一）公益促治理的内涵及职能定位

社区公益慈善作为政策概念，较早出现在

公益促治理：本土化社区公益慈善
发展中的问题及其应对

谢　琼　魏　博 

[摘  要] 社区公益慈善是社会治理与慈善发展在基层的融合，能够增进社会团结，进而为社会治理

奠定稳定的根基，是未来慈善发展的重要方向。社区公益慈善是由围绕满足社区居民的需

求、解决社区治理发展中的问题、改善社区公共环境，从而提升民生福祉等一系列具体的

多元主体协同的公益事务构成的。社区公益慈善的发展也面临公益性价值弱化影响居民参

与积极性，资源短缺限制治理行动的开展，专业化水平有限制约服务的供给，管理制度的

不健全掣肘治理的可持续等困境。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应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理念为引导凝聚行动共识，通过党组织联动利益协调机制激活社区内生动力，倡

导党员带头助力专业化社区公益慈善协同治理，完善党建引领社区公益慈善监管机制及配

套治理机制，规范社区治理行动。

[关键词] 社区公益慈善；社区治理；公益促治理；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协同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453（2024）09-0040-09 

[作者简介] 谢琼，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民生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魏博，北京师范大

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DOI:10.14150/j.cnki.1674-7453.2024.09.003



2024・9

·41·

社会治理

2015 年民政部印发的《关于指导村（居）民委员

会协助做好社会救助工作的意见》的文件中，其

在“协助做好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有关工作”

部分提出“大力发展社区慈善”。[1] 从现有的政

策文件来看，社区公益慈善是基于或者以“社区”

为对象所开展的以人为本的慈善活动和互助共济

活动。值得注意的是，社区公益慈善不仅包括捐

助与募捐物资的慈善活动，更应包括慈善服务的

递送 ；不仅包括狭义的慈善，还应将邻里互助、

乡情回馈等广义上慈善的内容计入。[2]

社区不仅仅是地域意义上的物理空间，更是

居民沟通互动、联结关系网络的生活空间 ；社区

不仅是社会治理的末梢单元，同时也是包涵共同

体意识、社群主义与公共情感的关系单元。[3] 社

区公益慈善是社会治理与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在基

层的融合，不仅符合中华邻里互助的传统与现行

体制，社区公益慈善也畅通了社会成员参与社区

治理的途径，增进了社会团结，进而为社会治理

奠定稳定的根基。社区公益慈善即是一种慈善形

态，将慈善事业扎根于社区基层，通过慈善的手

段和机制，使慈善真正融入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中，有效联动并打通社区利益相关方，集聚多种

资源解决社区居民和社区发展问题，以达到改善

民生福祉、促进社会发展的目的。中国的社区公

益慈善是对“家庭的爱与治理”，与传统的伦理

秩序与情感维系一脉相承 , 而社区则是对“家”

的范围的扩大。

从协同治理理论视角来看，当下我国社区公

益慈善推动社区治理的协同逻辑具有一定的契合

性 ：一方面，社区公益慈善服务可视作一种多元

主体协同治理的方式，传统的由政府单一主导牵

头的社区公益慈善服务递送已不再适用于新时代

的社区公益慈善服务，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

会治理格局中，社区多元主体都致力于实现共同

的利益而积极参与社区协同治理 ；该理论视角可

充分吸纳社区公益慈善实践中的多维关键要素，

避免理论与实践二元分割。另一方面，为了发展

本土化社区公益慈善，破解社区协同治理中的行

动困境，尤其要重视参与主体的积极性、资源、

专业性、管理机制等困境与挑战。为此，应以“公

益促治理”的协同治理理论为视角，以党建为引

领，以居民福祉改善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既借鉴

国外捐赠来源渠道和社区公益慈善服务递送经

验，也要结合中国本土化实际，充分调动当地居

图1 “公益促治理”——党引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解释框架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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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积极性。建立良好互动的政府与社会关系，

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引导、鼓励发展枢纽型和服

务型的社区社会组织，规范管理，完善社区公益

慈善制度及配套治理机制。充分发挥政府以及慈

善组织各自的优势，调动、协调社区内外资源，

以职业化、多样化、专业化、规范化的服务合力

提升居民福祉水平和社区、社会发展水平。

（二）社区公益慈善推动社区协同治理的逻

辑理路

协同治理理论工具的分析维度与社区公益

慈善行动过程具有极大的契合性，其达成协同

行动的逻辑重点构成了实现社区协同治理的关

键要素（见图 1）。

1. 价值逻辑 ：价值理性优先于工具理性

在中国传统的血缘、姻缘、地缘这种自生性

关系网络主导的社区中，集体物品的提供对整个

关系网络不加以区别。但随着社会转型，初级群

体中的那种亲密关系弱化了，[4] 将社区公益慈善

视作一种公共池塘，尽可能多地连接社区公益慈

善的相关力量，以社区发展的多方参与和多方共

赢为目标，达成了多元主体的高效对接和互动，

致力于共同利益而积极参与协同治理行动。

社区公益慈善在本质上认为集体行动中一个

旁观者获得的收益并不会对参加者造成收益损

失，它不是强制要求每个人都要加入公益慈善中，

而是以柔性的“价值理性”公益慈善手法促进社

区协同治理的达成。一方面，动员多元力量。这

种公益的协同治理行动通过社会奖励和社会制裁

这样的“选择性激励”手法，选择性地面对社区

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体的行动，让社区居民、

地方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既是参与者，又

是受益者；既是消费者，又是公益者；既是治理者，

又是发展者，实现了党建引领下人的发展和地区

的双发展。另一方面，培养在地居民的主体性，

即居民公益意识的转变与能力的培育，通过社区

公益慈善手段使社区居民充分参与社区公益性活

动，在此过程中重构邻里互信的关系，并不断培

育社区自组织。同时，根据广大社区居民提供服

务需求等信息资源，为社区公益慈善的行动策略

和运行方案奠定研判和实践基础。简言之，社区

公益慈善通过社会动员，激发多元力量参与到社

区治理共同体行动中来，从而整合国家—市场—

社会资源。

2. 利益逻辑 ：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与变迁

社区公益慈善所呈现出的多元主体互助、邻

里互动是通过挖掘“个体性社会资本”向“集体

性社会资本”凝聚。在社区治理中社区资源被

解读为公共性社会资本，其不仅限于人力、财

政、政治等客观资源，还包括情感资源。这种公

共性社会资本可分为行动者间的关系纽带、关系

纽带间的关系网络、关系网络和纽带间的关系资

源。[5] 居民依赖社区资源的程度直接影响了其参

与协同治理行动积极性的高低。即是说，协同治

理行动能否有效吸纳主体，取决于协同治理行动

与牵涉人员利益间的正相关程度。[6] 社区公益慈

善提供了一种利他性的实践平台，以公共利益为

牵引，有效动员各利益主体参与到社区协同治理

行动中。一方面，资源的高度整合，达到 1+1>2

的效果。通过成立社区产业服务平台，打开了中

小企业服务窗口，提供企业所需服务如工商、税

务、人才服务等，以服务增强社区与中小企业的

粘性，为社区产业发展建立供需对接企业库，引

导中小企业参与社区发展治理，携手共建两新组

织，围绕社区发展实际和居民各类需求最终形成

了“商业 + 公益”模式运行、“发展 + 治理”齐

头并进，形成优势互补、多元共治的发展格局。

另一方面，考虑到各利益主体并非是完全团结的，

相互之间也存在利益分化，甚或是不可调和的利

益冲突，[7] 因此，社区公益慈善提供着非公共性

收益，促进资源的灵活配置。根据社区成员需求

平衡、资源共享原则提供有效的制度化资源供给

规范，从而实现在整合治理资源的同时，有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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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资源，做到供需匹配有度。加入这个公益慈善

平台，各方利益主体得到的红利和其他非公共性

社会收益的累计额会远远大于他们各自行动获得

的。社区公益慈善平台化的运作模式通过对外“招

商引资”，根据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灵活调整服

务项目和板块，可有效调适碎片化合作模式。

此外，可持续发展的社区公益慈善生态圈可

以不断动员社区内外的群体参与和融入，推动各

类组织在社区以微观实体业态的形式生长，解决

部分社区特殊人群再就业问题。同时，培养具有

美德的积极公民，丰富社区关系网络中的理性利

益等元素，兼具情感与工具性的双重属性，社区

居民之间的这种被动的自生性关系逐渐转化为主

动的构建性关系，实现了社区、人和社区社会组

织等多维度可持续发展。可以看出，在推动社区

产业服务平台发展中，让每个主体成为其利益相

关者，实现了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联与变迁，

从而促使协同行动的达成。

3.  制度逻辑 ：选择性激励与非正式规范

基于熟人关系的社会压力，构建有机协作团

体网络群体。现代城市化进程使得原有的熟人社

会架构被破坏，社区邻里互助网络受到冲击，城

市社区逐步走向陌生人社区，让公益慈善概念与

空间上的地域割裂，互助行为逐渐消失在社区小

单元之中。基于熟人社会的关系纽带，我国不乏

邻里互助行为，民间的公益慈善也是不胜枚举。

在熟人社会里，成员间有着面对面的接触机会，

经济激励并不是唯一激励方式，声望、尊敬、友

谊以及其他社会和心理目标等社会激励也是人们

所追求的。[8] 也即是说，社会激励通过激活社区

内生动力来促使理性的个人为公共利益作贡献。

社区公益慈善的实践过程中多元参与主体面

对面接触，紧密协作，精细化分工，过程透明、

维护知情权、建立信任机制，建立“伙伴关系”。

逐渐地，他们构建了一个有机协作网络群体，并

具有社区的保护功能。如果这个协作群体的结构

紧密、关联密切，那么参与集体行动的社区成员

就会更少逃避公共事务，避免“搭便车”的情况

出现。因此，社区公益慈善的落地重建了陌生人

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构建了社区居民生活共

同体 ；实现共益的“分工”与“协作”嵌套整合

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基础。

二、社区公益慈善推进社区协同治理

面临的困境

随着社会公益力量的发展，我国社区公益慈

善服务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包括以下方面 ：

（一）公益性价值弱化影响居民参与积极性

城镇化的加快使得人口流动比较大，加之社

区缺乏公共空间和交流的平台，社区居民也不知

道如何才能参与到社区的公共事务中，社区之间

的邻里互助也比较匮乏。

从现有的实际情况来看，在政府主导下的公

益服务的供给中，在社区公益服务供给面临多元

主体融入的问题时，也出现了在陌生人社区中协

同治理行动参与冷漠化、动力不足的问题。虽然

设置了居民议事大厅并鼓励居民积极参与到协商

共治中来，但在实际操作中经常会出现社区居民

象征性地去参加投票或者议事，在这个过程中，

居民主动参与公益性行动的意识并未得到提高，

同时也不利于社区多元主体公益价值的凝聚，弱

化情感网络对社区多元主体的吸纳度。目前，在

动员参与公益慈善活动中，群众有时仍缺乏真正

表达自我价值诉求的渠道与平台，而更多成为被

动的参与者、被动的接受者与被动的组织服从者。

（二）资源短缺限制了治理行动的开展

资源是一个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条件，社

区公益慈善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相应的资源支持。

就我国社区公益慈善发展来看，人力和资金两方

面发展资源的短缺限制了社区治理慈善类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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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在人力资源方面，其一，社区治理对于慈

善从业人员的规模需求越来越大，当前有限的社

区公益慈善从业人员难以支撑差异化公益服务项

目的开展 ；其二，社区公益慈善工作人员的专业

性不强，缺少从业资质和系统性培训，在社区治

理中规范化组织慈善服务，职业化筹集运用慈善

资源的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 ；其三，社区公益慈

善从业人员大范围存在身兼多职的情况，主要是

社区工作人员充当社区公益慈善服务管理者和组

织者，难以兼顾做好社区工作和慈善服务，降低

社区治理工作成效 ；其四，社会上能够从事社区

公益慈善服务的人力资源存储不足，也使得社区

公益慈善机构难以招募到职业化从业人员，难以

开展某些专业属性强的社区服务项目。在慈善资

金方面，其一，当前用于社区治理的社区公益慈

善发展资金规模小，且资金发展状态变动性较大，

一些长期性慈善服务难以有效组织和开展，无法

对社区治理形成稳定的支持作用 ；其二，由于社

区公益慈善资金规模小且不稳定，其难以依靠自

身的社会公信力争取到用于社区治理的大额捐

助，慈善资金主要来自社区范围内中小企业的捐

赠 ；其三，部分社区用于慈善的资金有限，个别

甚至对慈善服务的获取规则进行了调整，要求必

须参与社区捐助才能获得慈善服务，导致了人人

参与社区公益慈善捐助，但捐款数额小，总量不

够多。

（三）专业化水平有限制约了服务的供给

我国社区公益慈善在较短的发展时期内经

历了救助站、社会工作机构和社区组合形态，

发展完善程度不断提高，但是由于起步晚，制

度规范不健全，社区公益慈善的专业化水平相

对较低，这限制了社区治理中的服务供给。第

一，社区公益慈善机构中缺少专业化、高学历、

职业能力强的人才，慈善机构的专业化发展长

期处于瓶颈期，难以获得社区治理相关参与主

体的认可，组织开展技术要求高的专业性服务

活动难度大 ；第二，社区公益慈善机构的发展

稳定性较弱，从业人员的流动性较大，居民与

慈善活动的“连接纽带”处于经常性变换之中，

造成慈善服务中的供给—消费关系间隔性的重

构，服务的生产、供给、消费均收到负向冲击 ；

第三，缺少专业的公益运营团队，慈善资源的

利用率低，部分社区公益慈善机构成立后并未

开展相关的服务活动，部分社区公益慈善组织

在政府资源撤出后无法独立生长。

（四）管理制度的不健全掣肘了治理可持续

发展

政府以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为主要的运作方

式，可能出现多元利益主体的角色位置失衡。社

会自主性弱化有损公益慈善行为的自愿性、自发

性、自律性与自觉性认同。

打造党建引领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的社区公益

慈善服务平台的关键，是形成“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既兼具活力又有秩序的共同体平台。一

方面，政府部门通过相关政策的出台和落实保障

多元参与主体的权益，另一方面，通过政策宣传

价值理念引导，使得多元利益主体有序主动参与。

但我国社区公益慈善起步晚、发展快的特点，社

区公益慈善在社区治理进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

缺位越位和错位的情况。

第一，出现缺位的原因在于社区对慈善组

织的工作缺乏考核制度，缺乏与公益慈善服务

相关的制度规范，慈善组织开展什么活动，如

何开展活动不需要经过社区的参与，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社区公益慈善组织的服务水平 ；第

二，越位是指一些社区公益慈善活动被政府以

诸如基层动员、购买服务、党的建设等多种治

理方式改变了，使得社区慈善中的具体活动仍

是原属政府的职能 ；第三，社区公益慈善在社

区治理中的错位表现较多，如有的社区公益慈

善机构有名无实，常年不开展专业服务活动，

组织机构发生变更或解散，但依然没有办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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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或注销，社区公益慈善资源的横向联动与项

目内容的纵深使用不匹配。究其原因，主要是

对社区公益慈善缺乏具有实操性的管理措施，

难以满足社区公益慈善管理的实际需求。

三、社区公益慈善促进社区协同治理

的实现路径

社区居民委员会、社会组织、辖区企事业单

位、社区自治组织、社区志愿者、社区骨干、社

区领袖、居民等都是社区公益慈善的行动主体。

由于多元利益主体构成的社区公益慈善平台存在

着个体性与分散性的特征，不利于持久发展。推

动社区公益慈善高质量发展，需要在发挥党的组

织优势的基础上，充分激活社会力量，动员多元

利益主体共建共治共享。主要体现在宏观上的党

建引领、中观上的协同治理机制以及微观上的协

商共治实践。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协同行动

共识

重构邻里互信、实现熟人社会再造，构建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区公益慈善生态需

要从培育社区多元利益主体协同行动的共识开

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公益慈善，

更能够帮助社区多元利益主体以更为合理与贴

近实际状态的方式达成协同治理行动共识，并

长期参与到社区公益慈善的相关事宜中。在社

区公益慈善的资源网络链接中，通过“公益 +

互联网 + 共意”的文化价值符号引领资源网络

的模式，传递着公益慈善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

发挥慈善文化在社区治理中的形塑作用，营造

人人乐善的社区公益慈善氛围，通过媒体宣传

和传播来启发居民参与，将社区公益活动与居

民身边利益配合。

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社会生活开始网络

化，网络公益应运而生，社会化媒体通过多元

立体的语言符号迅速传播着公益慈善文化。在

社区网格党小组的党员知识学习与传统公益知

识引领的文化资源网络的构建中，社区的多元

利益主体逐渐认识并认同社区公益慈善的文化

内涵、主题意义、价值目标，通过不断地参与

社区内的各类公益慈善活动，更加发自内心地

加入到传递公益慈善的行动中，身体力行践行

着社区公益慈善服务。

第一，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号、微信朋友

圈等网络社交平台，上传关于社区公益慈善的

价值目标、理念观点等文化资源的照片、音频、

视频给公益慈善网络节点的各利益相关方，以

低成本、高效率的网络化传播方式凝聚个体、

群体或组织的力量，盘活闲置资源。这种跨时

空的公益动员方式是对传统公益事业的重塑，

“叠加”的循环文化价值形态文化资源传播链，

促进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互为主体性动员关系

是对自上而下的科层制权威动员模式的一种颠

覆，社会化的公益慈善事业的不断进步改变了传

统行动主体的网络结构，使得社区公益慈善在更

平等、公开透明的文化语境中发展。第二，通过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链接各资源主体，织

密资源结构网络。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与互联网媒

体，传递着独立于在场的符号世界和象征系统，

为人民的生活世界提供了一种基本经验。[9] 互

联网蕴含着社会资本和资源价值，实践中，社

区公益慈善平台为了稳定资源结构与网络，需

要不断地吸纳多元的个体、群体和组织，增强

资源主体之间的互动沟通。在线上，不同个体、

群体与组织很容易接触找到与自身志趣相投的

主体，“跨界整合、融通一切”的网络多媒体给

公益慈善组织、政府、企事业单位、居民带来

了交流、互动、共益的话语资源，从而凝聚主

体共识，成就公益慈善文化创生，推动共意动

员。总之，社区公益慈善行动需要突破多元利

益主体之间孤立的文化资源与话语符号系统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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篱，构建“社区公益慈善生态圈”价值共识的

框架动员模式，从而整合差异性的文化资源和

意识形态领域，融通公益慈善参与主体间的文

化交流与话语符号互动，激活公益慈善行动主

体的内生动力。

（二）党组织引领利益协调机制激活内生

动力

一个有效的社区公益慈善运行机制，不仅能

增加当地居民交流互动和往来互助的机会，增加

社区内外部各类群体间的交流互动机会。同时，

发展本土化的社区公益慈善，以居民福祉改善为

出发点和归宿点，根据居民多层次的需求，提供

多样化的社区公益慈善服务，构建符合国家—市

场—社会各利益主体的协调机制，是推进社区公

益的关键条件之一。

本土化的社区公益慈善不同于传统直接“施

授”的慈善方式，而是为社区各利益相关方提供

了便捷且友善的社区融合共益的实践场域，建立

了协调机制，联动社区各方主体参与并整合慈善

资源，重构互惠互利互信的社区可持续的公益生

态圈，将社区公益慈善社会价值表达得“淋漓尽

致”。配合这一目标，充分利用辖区内的资源优势，

打造以社区各方利益为核心的利益协调机制，规

划反哺促进融合共益的协调机制。

首先，利用在地资源招商引资。社区内的

写字楼综合体提供了多个可运营的空间，通过

场地换服务的方式，社区党委联动示范商家、

爱心商家开展“团结互助”活动，共同发起成

立社区基金，与社区社会企业签订战略合作，

运用“公益 + 低偿”运营模式，与入驻商家达

成协议，定期为社区微基金捐赠一定数额的资

金，反哺社区居民。通过市场与社会资本协调机

制，社区协同宣传推广，助力商户发展，为居民

提供优惠服务，实现“基金 + 社区社会企业双输

出”的服务路径，使公益的钱“越花越多”，合

作共赢。其次，用社区公益慈善服务搭建企业与

居民链接的桥梁。以社区党组织支持的公益慈善

活动为抓手，一方面能够触达辖区内的企业，与

企业建立有效的链接，做实企业需求服务 ；另一

方面通过党组织联动社区基金的微项目落地各

个院落，使居民对其有了解，有感知，真正体验

到社区基金带来的变化和影响。

（三）党员带头助力专业化社区公益慈善协

同治理

完善社区公益慈善专业化发展的多层次支持

网络和灵活多元的实效性运作模式，以居民福祉

改善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根据居民多层次的需求，

提供党员带头的多样化社区公益慈善服务，凝聚

社区力量，依靠社区力量发展本土化的社区公益

慈善，促进社区治理。

一是建立职业化社区慈善队伍，以优秀党

员专职从业人员为骨干和主体，职业化发展社

区慈善机构，提供精准社区慈善服务活动。社

区内生的慈善力量应积极接受各项能力培训，

依托常规机制的培训会、交流会，加强专业化

知识和工作技术等素养建设，推进社区公益慈

善组织服务行动的开展，促进社区公益慈善组

织中个人及组织整体专业化服务水平的提升。

二是通过优秀党员拓展社区慈善工作力量，设

立社区慈善基金会、慈善工作站等多种形式的

社区慈善工作组织，以职业人员引领社区居民

及相关利益主体参与社区慈善服务，联结成区

域内的社区慈善服务体系，回应居民对社区治

理的诉求。三是设计完善社区慈善工作流程，

标准化社区慈善助力社区治理工作的开展，形

成分领域、多层次、相互衔接的社区慈善服务

职业发展导向，前瞻性规划社区治理工作。四

是做好社区慈善职业人员的培养，通过社区慈

善机构自主培养，院校和社会体系化教育与培

训，增加胜任社区慈善职业的人才储备。

（四）党建引领社区公益慈善监管机制建设

如果说构建符合各利益主体的协调机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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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社区公益慈善的核心，那么，建立以党建

为引领，以居民为中心的监管机制是激发社区

公益慈善发展的关键，也是推动社区公益慈善

活力可持续的关键。通过“融合共益服务圈”，

社区找到了一个恰切的社区公益慈善议题，以

居民生活服务需求为着力点，把 15 分钟便民生

活圈生活服务项目作为载体，各方在不断的面

对面的沟通洽谈中不断加强纽带联结，增强信

任，合作的关系也从一开始的利己原则转变成

了利他或互利的原则，帮助他人成为一种很有

成就感和价值感的事情，居民的自我价值和公

益价值都得以提升与塑造。因此，社区若想构

建一个有效的社区公益慈善运行逻辑，面对的

一个关键性挑战是如何真正形成“党建引领，

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的集体行动发展可持

续性格局。

一是形成党建引领建机制的制度安排。针

对涉及多部门管理的社区慈善服务业态，应建

立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可由社区两委或成立

社区慈善委员会统筹社区慈善设施综合配置，

行使社区慈善组织管理职能。成立由社区两委、

社区议事会、社区监委会代表组成的“融合共

益服务圈”社区服务平台委员会，制定和完善

社区服务平台管理实施细则，建立“三方监督”

等运行机制，以“公益 + 商业”的服务模式，孵化、

培育社区公益慈善产品。二是注重目标导向和

问题导向相结合、项目导向和资金导向相结合、

效果导向和价值导向相结合，建立慈善需求清

单、慈善资源清单和慈善项目清单，动员社区

居民积极参与慈善活动，强化社区慈善共建共

享，让社区慈善实现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可

持续性局面。同时，重视互联网工具的“催化剂”

和“润滑油”作用。三是在“融合共益服务圈”

社区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平台）的实践运营中，

由企业服务有限公司负责运行主导，社区与平

台协商确定细化第三方准入机制、淘汰机制、

服务模式、服务标准、培训计划等运行管理制度，

社区多元利益主体共建共享、精细分工、紧密

合作。此过程流程透明、并配备各项监管保障

制度，平台引进第三方孵化的服务或产品需报

社区，经社区两委同意，再经社区议事会通过

方可实施。平台每月召开一次联席会议，邀请

议事会代表、居务监督委员会、平台、第三方

参加，所有服务或产品的全过程由社区党委、

纪委、居民议事会、居务监督委员会进行监督。

相较于其他慈善活动，社区慈善管理涉及多个

利益主体，较为复杂。因此，在推进社区慈善

管理体系构建的实践过程中，要明确社区慈善

管理制度及相关配套机制，探索适应城市治理

的社区慈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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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Welfare Promoting Governance: Problems and Solu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ommunity Public Welfare Philanthropy

Xie Qiong & Wei bo
[Abstract]  Community philanthropy embodies the confluence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charity 

evolution at the grassroots tier. It can fortify social cohesion, reconstitute the modern acquaintance-

oriented social ambience, and establish a steadfast foundation for social governance. It constitutes 

a crucial direction for the prospective development of charity. Essentially, community philanthropy 

encompasses a series of specific public welfare enterprises that focus on satisfying the demands 

of community residents, resolving th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ameliorating the community's public environment, and thereby elevating people's well-being. The 

progress of community philanthropy also encounters predicaments such as the abatement of social 

and public welfare values, the dwindling enthusiasm of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resource dearth, 

limited professional proficiency, the supply of services, and the imperfect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impede the sustainability of governance. In the practice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guidance of Party building as the core, adopt the rationality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as 

the guideline for the consensus of collaborative action, activate the internal vigor of the community 

through the mechanism of joint interest coordination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advocate that Party 

members take the lead in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professional community public welfare 

charity, enhance the supervision mechanism and supporting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Party 

building leading community public welfare charity, and standardize community governance actions.
[Key   Words] Community Philanthropy; Community Governance; Public Welfare Promoting Governance; 

the Party Leads the Coordination of Multiple Entities.


